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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黄瓜
□张建伟

// 洛 城笔记洛城笔记 // / 生 活手记 /

猫妈
□张利芳

一说到菜，人就有了烟火气息。一
说到菜，神亦因之清，气亦因之爽，味觉
亦因之变换代谢。这真是莫大的享受。
我这样讲，是因为近来我满脑子都是菜
的缘故。

我以前在老区上班，单位有食堂，一
日三餐带个嘴就行，而现在到新区上班，
开始忧行忧食。

出行吧，挤公交车，打个提前量，卡
住时间就不会迟到。食吧，倒真的成了
问题。我不可能每次下班都去菜市场，
但肚子不能等，时间又紧，只好在街上吃。

没多久，嘴起了泡，我心里很凄惶，
笃定牺牲午休也要回家做饭。就为这五
个工作日的饭，我开启了周末储菜模式。

主要是储存能放几天的菜，比如西
红柿、土豆、茄瓜之类的。这样，我就必
须在周末去菜市场。

菜市场邻近中州渠，在一条狭窄的
巷子里。巷子两米多宽、一里多长，住
户对门而居，无一例外都是卖菜的。房
子都老掉牙了，地面坑洼不平，水泥地
上早已没了水泥，但这并不影响菜市场
的人气。

去菜市场时，我就拉个轻便的小推
车，挤挤扛扛地先在菜市场里走一遭，大
致瞄准几个目标，然后逐一询价砍价。

整个过程颇有趣。
比如，看中了老李家的西红柿，我会

说老王家的西红柿一块五一斤，你怎么
卖一块六？老李说，那你去买老王家
的。我赶紧奉承说，你人实诚，西红柿品
相又好，老王得了感冒，谁敢往他跟前
站？你也按一块五卖吧？老李就很开
心，说，拾吧。然后，过秤交钱，我把菜往
小推车里放。

就这样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地攻，直
到把小车的帆布袋撑得鼓鼓的，我才拉
着晃悠悠地回家。

一来二去，我与卖菜的住户混了个
脸熟。他们一见我买菜，就给我一口价，
意思是这已经优惠到骨头缝里了，别再
磨嘴皮子了。我也不再砍价了，知道他
们卖菜不容易。

然而，买家没有卖家精，后来还真出
了怪事。

住在巷口的赵大妈本来是专卖莴笋
的，不知怎么捎带着卖起黄瓜来。那黄
瓜虽小，但脆生生的，还便宜，我认准后
就回回顺便买些。

有一次，赵大妈居然把黄瓜装在塑
料盆里卖，我觉得挺划算，买了就走。

我到家一尝，黄瓜是苦的，难以下
咽，想去找赵大妈算账，后来一想，算了，
黄瓜虽然不能吃，但毕竟她送了我一个
塑料盆。

之后，我出差了一段时间，等上周末
再去时，菜市场空空如也，倒是另一番忙
碌景象。

问询得知，巷子要拆迁改造，住户开
始搬迁了。

巧的是，赵大妈提了个大包袱去装
车，猛然撞见我，脸上有些不自然，非要
再送我几个塑料盆。我说不要，我是来
买菜的。她叹道，兴旺了多年的菜市场
没有了，怪可惜的，不过将来这儿是高楼

大厦，菜市场也会高大上。
我又想起了盆装苦黄瓜，揶揄道，那

时候的菜市场也会更干净更公道。赵大
妈脸上现出难堪之意，嘴唇动了几下，好
像要解释什么。我意识到自己尖刻了，
忙拉起小推车就走。

赵大妈在后面撵着说，往北过了中
州渠，还零星有些卖菜的，你去那儿买
吧，上次你买的小黄瓜有些苦，我还纳闷
是没长成，后来才知道那是种黄瓜的人
用污水浇出来的，我进的时候也上当了，
进得多，就送盆，就那一次。

是啊，赵大妈是卖菜的，又不种菜，
她只是图便宜，挣点儿钱养家糊口，真正
该谴责的应是那个种苦黄瓜的。想到这
儿，我转身给赵大妈一个微笑。

赵大妈说，得还你钱。就在她从兜
里掏钱的工夫，我赶紧逃了。

那天，我在零星菜摊前也见到了小
黄瓜，依然买了。我尝了半根，脆甜，应
是清水浇灌出来的。我这才往小推车
里放。卖小黄瓜的中年男子很
诧异地看着我。我说，
渴了，先解解渴。

其实，这是先
买后尝。我这样做
首先是为了对得起
自己。至少在管不
住别人作恶
的时候，我想
管住自己不被
恶欺。

仓库保管员马姐养了一只猫。
这只猫竟然一下生了七个猫

崽。除了马姐，猫妈对每一个靠近它
的人都保持警惕。

看到毛茸茸的猫崽，每个进到仓
库里的人都想伸手摸一下。这时，猫
妈先是吼叫，声音凄厉又带着些威
胁，接着，它站起来把猫崽护在身下，
高躬着背，瞪着圆圆的眼睛，做出随
时准备攻击的样子。

每天早上，猫妈先把猫崽一只只
舔干净，然后就神态安详地躺着，任
凭小猫在它身上挤来扛去争奶吃。
它伸着前爪，尽可能把每一只猫崽都
拢在自己怀里。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猫崽在猫妈
的呵护下长得机灵、健康。淘气的猫
崽总是不听猫妈的管教，在货架间蹿

来跳去捉迷藏。不过只要
猫妈喵呜叫上两声，猫
崽就会一只不少地聚

拢到猫妈身边。
虽然没有鼠

患，但七只猫崽、
一只猫妈，也够闹
腾的。

下午时分，马
姐在仓库里和人
说起猫多带来的
烦恼，并有想把猫
崽送人的意愿，立

刻有几个人表示想把猫崽带走。明
天吧，今天太晚了，马姐慷慨应允。

第二天，马姐去添加食物和水的
时候，发现猫妈猫崽都不见了。仓库
的门一直都是锁着的，猫呢？

头顶有窸窸窣窣的响声。马姐
抬头一看，房顶的检修口前期打开
了，没有扣上，露着一个大洞，猫妈正
蹲在那里虎视眈眈。咪咪——马姐
唤了一声，并端起盛放食物的盘子。

就在猫妈注意力被分散的一瞬，
一只猫崽听见呼唤声，刚跑到洞口，
就掉了下来。好在下面是高高的货
架，猫崽并未摔伤。猫妈纵身跃下，
张口叼起猫崽，又一个回纵稳稳地站
在顶棚上，轻轻放下猫崽。

哦！原来猫崽都被猫妈叼到顶
棚上了。难道它听得懂昨天下午的
谈话？

有的猫崽好奇心强，跑到洞口，
猫妈毫不犹豫地伸爪把它赶回去，并
警示性地叫几声。安抚好猫崽，猫妈
开始从洞口跳到货架上，又从货架跳
到地上，叼起盘子里的食物，再一层
层地跳到顶棚上放下食物，如此需要
往返几趟。

除了运送食物，猫妈就像个卫
士，整日守在洞口，它彻底把家安在
了顶棚上。

同事小赵，一心想带两只猫崽回
老家看粮仓，便挪开货架，搬了梯子
爬上顶棚。只听见猫妈一阵阵尖利
的叫声、猫崽惊恐的奔跑声，紧接着
是小赵的哎呀一声。

右手捂着左手臂的小赵从梯子
上下来：“这老猫不要命了，一直往我
身上扑。”

猫崽越长越大，机灵、健壮。且
不说它们活动时给人带来的烦扰，单
是打扫卫生就是一件麻烦事，况且仓
库真的不适合让它们群居。

第二次抓猫行动开始了。有了
上次的教训，这次马姐出面先把猫妈
哄了下来，装进纸箱，搬到了仓库外
面。几个身手敏捷的小伙儿爬上了
顶棚。

顶棚上是各种管道，延伸的空间
更大了。抖动食物发出香味，咪咪咪
地诱骗，敲打管道恐吓……大家手段
使尽，也没有一只猫崽出现。

“老猫一叫小猫就会出来。”有人
出主意。“把老猫递上来，不信还逮不
住几只猫崽。”顶棚上的人有些气急
败坏。猫妈连同箱子一起被送上了
顶棚，为了使猫妈的叫声听起来更大
更响，箱子上被抠了好些小窟窿。

说也奇怪，一直惊恐不安的猫
妈，此时异常安静。任凭那几个小伙
子如何敲打、晃动箱子，猫妈在箱子
里始终不叫一声。

第二次捉猫行动失败了！
又过了几日，马姐发现顶棚安静

了下来，地上盘子里的猫食也没再少
过。有人在三楼窗户边往下看时发
现，和仓库相邻的一个空院子里，猫
妈带着几只猫崽在晒太阳。


